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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逛陶瓷展，我淘了不少小的
花瓶回来，各色各样，很是好玩。说
是小花瓶，是真的小，都是二三寸高
的，可以托于掌上欣赏把玩的。我颇
喜欢各种小玩意儿，小石头、小木头、
小葫芦，都喜欢淘回来玩。

有一本书很著名，叫《小的是美
好的》，是外国人写的一部经济学著
作，我没看过，也看不懂，但这一个书
名，就足以让我喜欢。

各种玩意儿，小的也总要比大的
更好玩。比如瓷器，大的既占地方，
又只能摆在那里远远地看看，小的则
既可置于案头架上欣赏，一时高兴也
可拿在手上玩玩，人与玩意儿之间就
更有亲切感了。我家里的小石头小

木头小葫芦，我都是时常会拿起来把
玩抚弄一番的，像每天看电视的时
候，两只手闲着也是闲着，弄个小玩
意儿在手上玩玩，既觉愉悦，又能活
动手指，不玩白不玩。

也不是世上什么小的都可以由
人把玩抚弄的，像小老百姓，说起来
小，其实天大地大，岂可玩弄，唯有敬
而畏之。

舅舅理

好朋友转来一篇网上的文章给
我看，题目是“你再有知识也说服不
了你的舅舅”，记的是一位颇有成就
的学者，和自己的舅舅讨论历史，讲

了许多史实和道理，舅舅却完全听不
进去，反而呵斥，这位学者也就只好
在舅舅面前认输。

我们扬州人有一句俗语“舅舅
理”，比如某人不讲理、讲蛮理、强词
夺理，人家就要说他是“舅舅理”。舅
舅为大，舅舅为尊，舅舅就是理，奈何
奈何。其实，舅舅是舅舅，理是理，理
是天下人的理，不是舅舅家的理。那
么舅舅就是讲“舅舅理”又怎么办呢？
没办法，我们又不能选择谁来做舅舅，
碰到什么样的舅舅，就是什么样的舅
舅。而既做了舅舅，为尊为大，高高在
上，又哪里还肯来和我们讲理呢？那
位学者没办法和舅舅讲道理，一定心
痛，心痛道理，也心痛舅舅。

邻居的原田老太太已经85岁，这
几年腿脚开始不灵，以前还出来散
步，现在基本上待在家里。她的女儿
说，妈妈现在已经被诊断为“要介护3
级”，在家里扶着墙还能慢慢走，出来
就需要坐轮椅。

在日本，老年人或残障者，因为
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行动处于不便
时，就需要别人的帮助，日语中有一
个专用的名词，叫“要介护”。

“要介护”是有级别的，根据各人
的行动能力，由政府机构认定，确定

“要介护”的级别，最轻的为 1 级，最
重的是5级（基本是瘫痪状态）。

为什么要进行“要介护”的级别
鉴定？原因是因为不同的介护级别，

“介护保险”的自我负担部分不同。
日本法律规定，人过40岁，都要

缴纳“介护保险费”，而且缴纳到老为
止。数额是根据个人的收入来定的，
分为 40-64 岁以及 65 岁以上两档，
计算方案有点复杂，一般一年缴纳的

保险费，为4万-13万日元（约2550-
8300元人民币）。

除了个人缴纳部分之外，大部分
金额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财
政收入中出资承担。

昨天一早，刚好遇到原田老太太
出门，我问她去哪里？她说是去老人
护理院。

老人护理院开了专门的迎送车
来接她，原田老太太坐着轮椅，搭乘
车后门的升降机上了车。这一类服
务，日本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日帰
り通院介護”（1天往返，去护理院接
受介护）。

送走原田老太太后，我问了老太
太的女儿，她告诉我，这种介护是针
对在家养老的老人，早上去，晚上回，
全程由护理院的工作人员负责接
送。到了护理院之后，护理员帮助洗
澡一次，然后老太太与老年人伙伴们
做各种游戏，也可以画画、聊天，中午
在护理院吃饭，下午还可以在护理院
午睡。午睡后，参加机能训练或接受
按摩。傍晚的时候，送回家。

去护理院一次的费用是多少？
根据“要介护”的级别和所利用

的 时 间 长 短 不 同 ，通 常 在 7000-
12000 日元之间（约440-760元人民
币）。但是，个人只需要承担 10%，
90%由政府承担。

原田老太太的女儿给我看了上
次去护理院的账单。

在护理院待的时间是 8小时（最
长），老太太是“要介护3级”，个人基
本承担费用是902日元（约57元人民
币），这笔费用包括接送、洗浴、技能
训练、午睡等。然后加上600日元的

午餐费、下午零食（50日元），总共是
1552日元（约1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你花费 100 元人民
币，可以去护理院高高兴兴地待一
天。那么，这一天，对于家里人来说，
也是“解放的一天”。

这种介护保险，每个月可利用的
金额是有规定的，基本上是73000日
元（约4660元人民币）。按照原田老
太太的“要介护3级”的级别，可以去
护理院 6 次。而那些基本瘫痪的老
人，可以一周去一次。

所以，对于原田老太太来说，每
次去老人护理院是她最开心的日
子。既有人帮助洗浴，同时还可以见
到老朋友聊聊天，不至于每天自己一
个人望着天花板，瞧着电视机。

日本政府的这一笔介护保险费，
还有一种利用方法，叫“在家介护”。就
是自己不出门，请专业的护理公司职员
上门护理，每周也可以利用一次，个人
承担的费用，跟“通院介护”一样。

接受“在家介护”的人，大多数是
行动严重不便者。护理公司职员会
带着专用的浴缸和辅助设备前来，帮
助其洗澡，帮老人做一次午餐，然后
帮老人按摩、帮助打扫卫生、陪她聊
天。当然，如果发现老年人身体有大
碍，护理人员还会通知医院。

对于孤寡老人来说，这一天也是
在家最为开心、最为期待的一天。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资料显
示，日本老年人的 90%是居家养老，
而不是去养老院。所以，这一种介
护保险制度对于老年人，尤其对在
城市里居家养老的人来说，显得尤为
重要。

现在，在街头一走，就会发现整
容脸。实际上，整容脸很容易被看
出来，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凶巴
巴、不自然、眼角眉梢的种种牵强，
真的不好看。可是，她们为什么会
觉得美？什么才是自然的美？忍不
住在心里叹息，她们为什么不把精
力花在别的地方？这个时代为什么
整容也能成为流行？

美通常是一种自然，一种认知。
影片《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

是林青霞最美的时光，自然而然的
那种美。顾盼之间，风情万种，那是
她成熟与未老之间的模样。她在影
片中的发型也好看，放到今天，毫不
过时。电影是一种定格美、能存留
的艺术。当然，指的是好片，现在快
餐视频泛滥，就没什么意义了。

《滚滚红尘》中的张曼玉，却是
她青涩的时候，她最美的身影在《花
样年华》，那是她成熟与未老之间的
样子，眼角眉梢皆是涌动的风情，旗
袍有余味，一转身一抬眼，这种欲言
又止的美，只能出现在那么一个微妙
的年龄段。当然，我更偏爱影片《甜
蜜蜜》里面的张曼玉，有一种野生的
美，她穿白衬衣坐在自行车后踢腿的
画面，灵动美妙。

多年前，对韩国影星李英爱印象
很深，后来她的那部《大长今》很火，但
她最美的时候，其实是多年前与车仁
表主演的《火花》，她的表情真好看啊，

那是不可多得的天然之美，服装、发型
也好看。后来韩星整容风尚流行，再
也没有出现那么天然温润的美了。我
也好多年没再看韩剧了。

隔几年会看一次《罗马假日》，
那是奥黛丽·赫本最美的时光。赫
本的俏皮短发、白衬衣、束腰长褶
裙、小丝巾，是邻家女子初长成的模
样。黑白光影留下了最美的赫本，
在绅士派克的眼神里温柔地沉沦。
她最美的时光，也成了很多人眼中
的经典。电影的意义就在此吧，定
格、停留、永不过时、无时代感。

章子怡最美的影像，我的感觉是
《一代宗师》里的宫二小姐，那也是她
成熟和未老之间的模样。黑衣、头上
的白花、细瓷般的脸庞，台词和她的眼
神一样的出彩：“在我最美的时候遇见
你，是我的幸运/都说人生无悔，那是
赌气的话，如果真无悔，该有多无趣
啊/我选择留在我的岁月里……”

还有舒淇，记住她是那部《玻璃
之城》，她在校园里用喷头洒水奔
跑，长发海藻般飞扬，笑容烂漫，活
力逼人，纯净与野性交织的美，那是
舒淇最美的模样。

还有，还有，《卡萨布兰卡》里的
英格丽·褒曼，脸部如象牙细雕，笔
笔温润，眼中一汪清泉，真好看呀。

美人如玉。
美是一种信仰，一种相由心生的

东西，自然而然。

□李开周

宋朝学校里有没有女生

宋朝是才女辈出的朝代。
李清照是才女，自不待

言，此外如朱淑真、吴淑姬、贺
罗姑，都是才女。陆游的母亲
唐氏自幼倾慕秦观诗词，可见
她也是才女。王安石的妻子
吴琼能填词，能写一手好文
章，更是才女。王安石还有一
个女儿，嫁给了老同学吴充的
儿子吴安持，过门之后，想念
家乡，写过这样一首诗：

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
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
泪看黄花。

诗风清丽可喜，可见也是
一个才女。

才女不是天生的，一个女
孩无论智商多高，如果没有人
教她读书识字，绝对不可能成
为才女。当然，男孩也一样。

李清照之所以能成才女，
是因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
教育——她父亲李格非是散文
名家，写过脍炙人口的《洛阳
名园记》。作家父亲培养作家
女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甚
至可以说天经地义。

陆游的母亲唐氏之所以能
成才女，也是因为良好的家庭
教育。陆游的姥爷唐介是宋
仁宗时著名的谏官，跟包拯
交情莫逆。陆游的舅姥爷晁
补之是苏东坡的学生，能书
画，善诗词，北宋后期有名的
才子。晁补之与秦观同为苏
轼门生，唐氏爱读秦观诗词，
应该就是因为舅舅晁补之的
介绍。

王安石的妻子和女儿之所
以能成才女，更与好家教分不
开。妻子吴氏出身于临川望
族，女儿当然更不用说，那是
大政治家兼大学问家的女儿。

事实上，王安石的三个妹
妹也都能写诗。“草草杯盘供
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就是
他的大妹写下的佳句。推根
溯源，还是因为王家世代书

香，家教优良——王安石的祖
父王用之和父亲王益都是进
士，极其重视子女教育。

总而言之，宋朝才女之所
以成为才女，主要是因为家
教，而不是因为学校。因为在
那个时代，无论是官办的太
学、府学、州学、县学，还是民
间的私塾和半民间的书院，都
是不收女生的，否则李清照身
为京官之女，完全有资格与夫
君一起入太学，也用不着让赵
明诚每月两次请假回家了。

北宋志怪小说《青琐高
议》后集第七卷写过一则传奇
故事：

宋 仁 宗 至 和 二 年（1055
年），一个名叫温琬的女孩呱
呱落地，她的父亲是个商人，
在她周岁时病故，母亲将她
寄养在姨母家。温琬自幼爱
学，苦于无人教导，于是女扮
男装去私塾就读，同学们跟她
相处一年有余，竟不知道她是
女生。

长大后，温琬没有生活来
源，不得已流落为娼，但是仍
然不忘读书。她熟读儒家经
典，能将《孟子》倒背如流，并
著有《孟子解义》八卷，对经书
的理解不亚于饱学宿儒，连司
马光都对她赞赏有加，是当时
名副其实的才女。

温琬的故事很励志（流落
为娼除外），但也反映一个客
观现实，那就是宋朝的私塾不
收女生。如果女生可以入学，
她干嘛要像祝英台那样女扮
男装呢？

神童是怎样炼成的

女生不能入学，一是因为
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二是因为

“男女之大妨存焉”，怕男女同
校有伤风化，三是因为女性不
能做官（最多只能在宫里做女
官），家长们失去了送女儿上
学的动力。

对于儿子，宋朝父母却满
怀期望地倾注心血，强烈渴望
能将他们培养成神童。

宋朝虽然已经普及科举，
但平民子弟在仕途上仍然困
难重重，一是参加地方考试时
（解试）被解送进京的概率低
于官员子弟，二是考中进士
（会试）的概率低于官员子弟，
三是参加公务员考试（关试）
时获得保荐的概率低于官员
子弟，四是做官后再参加升官
考试时获得保荐的概率同样
低于官员子弟。除此之外，平
民子弟其实还存在第五项劣
势：家庭条件通常较差，要么
没有读书的机会，要么在科举
落第之后和重新应考之时，得
不到可以持续的经济支持。

可是一旦将孩子打造成神
童，就有可能被地方官保送进
京，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
试，只要获得皇帝认可，就有
机会做官，甚至还可能做大
官。例如北宋大臣杨亿、晏殊
以及南宋大臣胡颖，走的都是
这条捷径。

关键是怎样才能把孩子打
造成神童呢？那些望子成龙
的宋朝老百姓是这么做的：

“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
五六岁即教之五经，以竹篮坐
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
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
之。”（叶梦得《避暑录话》）

且不管孩子智商如何，从
五六岁时就教他读诵《尚书》
《周 易》《诗 经》《礼 记》《春
秋》。如果父母不认字，就聘
请家教，按照孩子背诵的篇章
多寡给家教付酬。比如说孩
子这个月背熟了《尚书》，奖给
家教五千块钱；下个月孩子又
背熟了《周易》，再奖给家教
五千。总之是论件计酬，公
平交易，像生产零件一样生
产神童。

才五六岁的孩子，肯定贪
玩，肯定对佶屈聱牙的古文经
典不感兴趣，你让他背书，他
背 着 背 着 就 溜 出 门 玩 耍 去
了。怎样才能让孩子专心学
习呢？这些家长的办法简直
绝了：找一只大小合适的竹
篮，把孩子和经书打包塞到篮

子里，再把篮子吊到高高的树
梢上去。孩子背累了想玩耍，从
篮子里探出小脑袋往下瞧，哎呀
妈呀，下不去啊！哇哇哭两声，
大人不理，只好继续学习。

我们来看看宋朝官修历史
上记载的那些神童吧。

段祐之，开封人，十一岁
会背四经，被宋真宗赐予“童
子出身”（即经由朝廷认证的
神童）。

邵焕，睦州人，十二岁会
做诗赋，被真宗任命为“秘书
省正字”。

重轲，南康军平民子弟，
六岁能背易经，而且会用易经
占卦，被真宗赐予童子出身。

徐世长，楚州人，十二岁
能背五经，被真宗赐予童子出
身。

徐世昌，徐世长的弟弟，
八岁能背三经，被真宗赐予童
子出身。

朱天锡，饶州人，九岁能
背七经，被神宗赐予童子出
身，并赐钱五万。

朱天申，朱天锡的哥哥，
十二岁能背十经，被神宗赐予
童子出身。

朱君踄，饶州人，九岁能
背六经，被神宗赐予童子出
身，并赏赐丝绸二十匹。

朱君陞，朱君踄的哥哥，
十岁能背十经，被神宗赐予童
子出身，并赏赐丝绸三十匹。

朱虎臣，饶州人，十岁能
背七经，并且能射箭，能排兵
布阵，被高宗赐予武职官衔

“承信郎”。
张揉，饶州人，九岁能背九

经，并且能做古体诗，被高宗赐
予文职官衔“迪功郎”……

上述神童各有特长，有的
能口占诗赋，有的能背诵经
书，还有的内外双修、兼备文
武，不过大多数神童都是靠背
诵经书上位的。这也难怪，小
孩子记忆力好，理解力不行，
只要加强训练，完全有可能将
几本经书背到滚瓜烂熟的程
度。但是如果想要口占诗赋
或者文武双全，那就必须具备
惊人的天赋，天资普通的孩子
再怎么强化训练都不行。

有鉴于此，背诵就成了宋
朝神童的速成大法。用宋高
宗的话说：“朕自即位以来，童
子以诵书推恩多矣。……向
有万顷，自言能诗，尝指金唾
壶命题试之，笔搁不下，盖出
其不备耳。”自从高宗即位以
来，大部分神童展示的才能都
是背书，并没有别的本事。曾
经有一个名叫万顷的孩子毛
遂自荐，说他会写诗，高宗指
着黄金痰盂让他写一首，他一
个字都写不出来。这种孩子
大概只会“写”一些精心准备
过的诗，碰到临时命题，他就
歇菜了。

女影星最美的时光
宋朝为何才女辈出 □子沫

九成日本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日本居家养老的“要介护”
□徐静波

小的是美好的（外一则） □且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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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田老太太利用车中的升降机上车


